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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首绿色的诗
写给老黄榆
你执着、坚韧
昂扬着皲裂的躯干
一任狂沙磨砺
你豁达、放纵
虬曲着斜逸的枝桠
一任雷雨夹击
你盘根扎向泥土
你伸叶撑开天地
张扬着头冠
摇曳着身姿
硬把脚下的贫瘠站成了传奇
老黄榆啊
你是通榆人的风骨
你让鹤乡的蓬勃
在边陲的年轮里挺立

我有一首粉色的诗
写给野杏枝
你是报春的布谷
你是殷勤的黄鹂
春风给了你勇敢
一个转身
你芳菲了半岭香气
花雨给了你清雅
一个回眸
你邂逅了流动的绚丽
你生命短暂，却引得蜂蝶相逐
你脚步匆匆，却让生命把荒山旖旎
记得的，记得
你一刹芳华
留在陆翁的诗里
你落瓣随风
游走在我粉色记忆的深巷里
你是通榆人的色彩
你让勤劳的鹤乡在你的芬芳里小憩

我有一首澄澈的诗
写给向海湿地
你怀抱一泓纯净
你孕育多少珠玑
蒹葭苍苍
云栈九曲
伊人望秋水
宛宛起芦笛
一只清脆
把澄澈吟在《诗经》的风雅里
滩头的丹顶鹤
或许是瑶池的差遣
或许于你心有灵犀
千里万里
依然依偎在你的清怀里
繁衍栖息
我们同一个地球
彼此相融相契
湿地的芳泽永远属于你
一碧湖光山色
百里鸡犬相啼
夹岸桃荫桑绿
钓矶胖头锦鲤

归去来兮
大美通榆
你的梦，我的家
都在流动的诗行里

考古工作者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土，将
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
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前不久，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建立的我国第一家以考
古命名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正式
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新石器时代“7000岁”的陶人面像，
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商代象牙杯，周代铜牺尊……
一件件精美的出土文物，观众从中感受到中国古人的聪
明才智，领略到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

泱泱中华，万古江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
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
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
中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
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从留下“中国”一词最早文字记录的
西周青铜器何尊，到铸有“中国大宁”铭文的湖南长沙伍
家岭出土汉代铜镜，再到出土于新疆和田地区的“五星出
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作为历史的见证，考古文物
生动展现出中华文明弦歌不辍、中华文脉绵延不绝。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工作是研究和展示中
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对于没有文字
记载的早期文明阶段，通过考古发掘找到更多信息，可以
用遗迹遗物廓清历史迷雾；而对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
段，通过考古发掘“证经补史”，则可以让历史更加生动鲜
活。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
里头……考古工作者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
土，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
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事实上，考古既是在不断发现遗存、探寻历史，也是
在不断传承历史、弘扬文化。遗址的发掘与复原、文物的
保护与修复，不仅让历史遗迹、文化瑰宝重见天日、重获
新生，也让更多人能够在触摸历史中感知中华文明的独
特魅力、在思接千载中读懂“何以中国”。与考古文物的
每一次相遇，都能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先人的生活习俗、
思维方式、审美取向，感受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体会中
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在这个意义上，文物不仅是历史的
见证，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物质载体。

近年来，考古学逐渐摆脱“冷门”的标签，以全新的面

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一方面，这得益于考古与科技的
更紧密结合。考古方舱、文物保护移动实验室等装备的
亮相，碳十四测年、同位素分析等实验室考古技术的广泛
应用，既助力考古不断取得新突破，也让考古发掘更有科
技感，更加可感可知。

另一方面，这也与考古成果以更为多样的面貌走近
公众密切相关。无论是《国家宝藏》《中国考古大会》《中
国国宝大会》等节目受到观众欢迎，还是“数字敦煌”资源
库、故宫“数字文物库”等项目给人带来全新文化体验，抑
或是考古盲盒等文创产品走红，都启示我们，坚持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才能让文物活起
来、让考古火起来，在丰富全社会的历史文化滋养的同
时，让更多人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
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让考古工作被更多人看见，让文
物更好走近大众，揭示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考古事业将不断焕发新的光彩，为推动文化
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不竭
力量。

从文物中汲取文化自信力量
●李忱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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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上，“桂花鼓”、钱塘潮、绿水青
山、国风雅韵，诗画江南与人文亚运交相辉映，把“江南”文化意
象中蕴含的清新灵动、厚重典雅表现得淋漓尽致。回顾近年来
火出圈的文艺作品，诸如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春
晚节目《忆江南》《碇步桥》，不少都自带“江南范儿”。那么，何谓

“江南”？“江南范儿”又是如何炼成的呢？
宋代柳永《望海潮》开篇道“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

华”，此处之“三吴”“钱塘”即为江南的重要地理符号和代名词。词
中的描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流传千
古，可谓精妙。但说此地“自古繁华”，却带有几分夸张。即便抛开
杭州一隅，从宽泛的“江南”来看，诗人们反复吟咏的这片“佳丽
地”，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才完成了自己的文化形塑。

“江南”的字面意思是长江以南，但其含义在不同语境下又
有变化。今天通称的“江南”，在历史上也被称为“江东”或“江
左”。“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江东”，大体上包括了今天人
们心目中的“江南”。电视剧《琅琊榜》以地处江南的南朝梁为背
景，主人公梅长苏的外号便是“江左梅郎”。唐代设有“江南道”，
面积广大，包括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此后，作为行政区划概念
的“江南”，随着朝代变迁而变化，直至清乾隆年间逐渐退出历史
舞台。作为地理概念的“江南”，则逐渐固定为太湖流域的苏州、
松江、常州、杭州、嘉兴和湖州等地。也正是在人文交流和层累
积淀的历史演变中，文化以其独特魅力跑赢了行政区划的频繁
变动，把诗情画意的江南定格在了中华文明史上。

其实，在先秦时期的中原人士眼中，江南是“文身断发”的蛮
夷之地，其人尚勇好斗，和今天人们熟悉的“江南范儿”大相径
庭。秦代到汉初，江南大部分地区还处于“火耕而水耨”的原始
农业时代，虽“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而且由于“江南卑
湿，丈夫早夭”，这片土地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可爱。西
汉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时，就对南方生活忧心忡忡，深恐“寿
不得长”。然而，没过多久，情况悄然变化。汉朝以后，全球气温
降低，江南一带的气候变得适宜耕种和居住，迎来了改命更生的
天赐良机。如果说土地开垦和经济发展为江南的繁盛奠定了物
质基础，那么，深刻而广泛的人文交流，则不断为“江南范儿”的
形成注入了活力。

历史地看，秦汉之际、两汉之际、东汉末年至三国期间，特别
是西晋永嘉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以后，以人口大
规模南迁为载体的文化传播和融合，顺应了自然环境变化的大
趋势，一次又一次刷新着江南的面貌，促使“江南”进入了属于自
己的文化时间。

史学家钱穆认为：“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着传统
的中国”。永嘉之后，大批中原世家南渡避难，他们大都具有较
高的文化造诣，雅致的士族文化给彼时的江南注入了诗性内涵，
有力推动了“吴越之风”向“江南文化”的转变。《隋书》写到南北
朝时期文化状况时说：“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
左。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这一时期，许
多重要文化成果都出自北方移民或其后裔之手。范缜的《神灭
论》、钟嵘的《诗品》、周兴嗣的《千字文》、刘勰的《文心雕龙》，皆
为例证。到了唐代，太湖流域之富庶繁华愈发明显，“赋出天下
而江南居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
据两浙十九也。”安史之乱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用诗人李
白的话来说，“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
有学者统计，从整个唐朝的诗人人数来看，北方远远超过南方，
但安史之乱之后，南方诗人人数大幅提高，与北方不相上下。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江南在文化发展之路上进一步发力。
正如清代靳辅所言，江南在“汉唐以前，不过一泽国耳。自钱镠
窃据，南宋偏安，民聚而地辟，遂为财赋之薮”。据研究，这次人
口大迁移从1126年（靖康元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279年，总人
口达500万人之多，让南方人口数量大大超过北方。旷日持久
的移民波及整个长江流域乃至今天的海南岛，而移民分布最多
的则是南宋政权中心所在的江南地区。一方面，“西北士大夫多
在钱塘”，诸多学者大儒在此会聚，李清照、辛弃疾等文人雅士在
此居停，大大推动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大批职业艺人
集聚促进了市民文化的繁荣，《武林旧事》记载，南宋的杭城内外
共有娱乐场所“瓦子”二十多处，观众多时达到千余人。各种文
化表演行当五十多项，艺人五百余人，他们或讲述历史故事、民
间传奇，或表演杂技马戏，或演出杂技影戏。

斗转星移，文以随之。当历史行进到明清时期，江南文化以
成熟绚丽的姿态呈现于世人面前。明清两代，平均每7个进士，
就有1个以上出自江南。明代状元，四分之一来自江南地区；清
代状元，江南地区占半数以上，以至于苏州文人汪琬把状元称为
当地“土产”。科举场上的得意，集中反映了江南文化实力的整
体提升。作为这一时期文化标志的《红楼梦》、“三言二拍”、《牡
丹亭》等名篇佳作大都打上了江南的印迹，也正是这些文化经典
最直接地塑造了流传至今的江南形象。

可见，“江南范儿”是历史的产物，正所谓“东南财赋地，江左
文人薮”，历代文化人对江南山水风物的描摹、对江南文化精神的
阐发，则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所在。如前所述，“江南”在地
域上大体对应太湖流域，对其最动人、最通俗、最精炼的表述，当

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如果把“江南范儿”比作一套华丽的服
饰，苏州和杭州无疑是最称职的模特儿。苏杭之盛名联袂流传，又
离不开文人的妙笔。据柴德赓研究，苏杭连称始于白居易，他的诗
中并提苏州和杭州五次，如“苏杭自昔称名郡”“江南名郡数苏
杭”，《和我年三首》中的“我年五十七，荣名得几许。甲乙三道科，
苏杭两州主”，更是以自己曾在苏州、杭州任职而自豪。

白居易的诸多江南主题诗篇中，《忆江南》最为脍炙人口，生
动表达了他对江南的眷恋。“春来江水绿如蓝”“郡亭枕上看潮
头”，当我们品读这一名篇，会发现，“水”是江南意象中最重要的
内容之一。从地理上看，“地势倾于东南，而吴之为境，居东南最
卑处，故宜多水”，在这片水乡泽国，先民“以塘行水，以泾均水，
以塍御水，以埭储水”，探索出一套完备的水利系统，“遇淫潦可
泄以去，逢旱岁可引以灌”，不但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而且塑
造了江南独特的文化景观。从南朝谢灵运的《山居赋》、张缵的
《南征赋》到苏轼的“一叶舟轻，双桨鸿惊”，再到近代朱自清《桨
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丰子恺的《塘栖》，在历代文人关于江南的
诗词歌赋中，“水”的出镜率可能是最高的。

水多自然船也多。水和船，构成了江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
活方式，也塑造了江南范儿的美学底色。明代张岱的《夜航船》是
某读书网站高达9分的网红书，其创意即来自“夜航船”这一盛
行于江南的独特景观。在水乡，船应用于生活方方面面，买书有

“书船”，收租有“账船”，名医出诊坐“郎中船”，迎娶新娘有“迎亲
船”，还有服务于香客的“烧香船”。江南之人，“不独丈夫能操船，
妇女亦能之”。还有在船上讨生活的群体，一如阳澄湖渔歌中所
唱“一条网船做世界，芦扉当瓦舱当床。船头行灶烧饭吃，船艄呒
处晾衣裳”。江南的船，其意义超越了生活用具，直接介入文化生
产和消费之中。崇祯《松江府志》记载，“初有航船、游山船、座船、
长路船，今为浪船、楼船、朱兰、翠幕、净如、精庐”，足见舟楫之多
样丰富。清人厉鹗专为杭州西湖游船所写的《湖船录》，记载游船
近百种之多。清代苏州、金陵等地还有专为游船提供饮食服务的
船只，被称为“行庖”“火食船”。船不仅用来游湖，还用作“戏台”。
对此，清代笔记有生动记载，“苏郡向年款神宴客，每于虎丘山塘
卷艄大船头上演戏。船中为戏房，船尾备菜。观戏者另唤沙飞、牛
舌等船列其旁”，“每岁竞渡市，合伙驾栏杆驳船，往来于山浜及
野芳浜等处，冀售其技。每至一舟，则必葛袍缨帽，手递戏目，鞠
躬声喏于前舱。搬演一出，索值一二百文不等”。就连明末清初来
到杭州的传教士卫匡国也说，“千真万确，在湖上划船荡漾而行，
比世上任何其他事情都要舒适和令人愉快”。到了近代，活跃在
水乡的各色船只依然是江南范儿不可或缺的内容。鲁迅《社戏》

中在船头上看戏，在船上煮吃罗汉豆，就是如此。丰子恺在桐乡
老家居住期间，常把书籍、衣服等所用之物放进“写生画船”，摇
到哪里“靠夜”，便在那里上岸写生作画，生趣盎然的《野外理发
处》《三娘娘》等作品就是这样诞生的。

文化江南，重重似画，曲曲如屏，品之如醉，探之弥深，令人目
不暇接，流连忘返。千百年来，在自然与人文、历史与人性、运势与人
情的频繁互动中炼就的江南范儿，就这样以其独有的风韵，活跃在
文坛艺林，凝结于风土民俗，镌刻进人们的生活和记忆之中。

何 谓 “ 江 南 ”
——谈谈文化概念中的江南

●胡一峰

人民的西湖 丰子恺

苏州水街 吴冠中

我看我说■■

“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
妙，无极由来太极生。”这是清代龚轼在《陶歌》中称赞青花
瓷的诗句。

青花瓷，又名白地青花瓷，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
流品种之一。青花瓷属釉下彩瓷，是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

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烧制而成。
提起青花瓷，大多数人会想到“瓷都”——景德镇。
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在赓续千年的熊熊

窑火里走出来的景德镇陶瓷，有形、有技、有意，享誉中外。
我国制陶历史悠久。据史书上记载：“新平冶陶，始于

汉世。”景德镇古时叫新平镇，说明在汉代，这个地区可能就
在烧制陶器。

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赵恒下旨，在浮梁县昌
南镇办御窑，并把昌南镇改名为景德镇。这时景德窑生产
的瓷器质薄光润，白里泛青，雅致悦目，而且已有多彩施
釉和各种彩绘。当时，彭器资《送许屯田诗》曾有这样的
评价：“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

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明代青
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年间发展到了顶峰。明清时期，
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孔雀绿釉青花等衍生品种。

青花瓷无论从用料、纹饰、烧制时间还是制作工艺上都
极为考究。通过揉泥、做坯、印坯、荡里釉、画坯、施外釉、写底
款、施底釉、烧窑、开窑等工序，将不起眼的土和石制成泥坯，
泥坯又经过一道道工序，最终“脱胎换骨”。每一件瓷器都出
自陶瓷手艺人的精心雕琢，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耐心和生命。

上下千百年，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或是纹饰不同，或是
画风迥异，青花瓷随时代而肆意绽放。不变的是，它一直以
大气典雅的造型，在人们心中占有一席之地。青花所代表
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更是历代传承，经世不衰。

青花瓷还有一系列隐喻，古代文人墨客赋予了青花特
殊的内涵。读书人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走上仕途后
便有“青云直上”的愿望，渴望做一个人民爱戴的“青天”，甚
至在解甲归田之后，还希望能够“名垂青史”“留取丹心照汗
青”。“青”在士人心中的分量可见一斑。

青花瓷自古就以其色白花青、清新淡雅，深受人们喜爱
与追捧，其青白二色，更寓意着清清白白、谦逊内敛的君子
之风。

更有人称青花瓷为“良瓷”，因为青花瓷在中国是最优
良的瓷器之一。“良瓷”发声和“良知”相近，敲一敲青花瓷，
听一听声音，意思是要时刻不忘记“良知”，听听自己内心的
声音。

千年窑火不熄，文化源远流长。如今，古老的景德镇正
以独特的方式焕发新意：老瓷厂变身创意街区，一个个文化
艺术新地标接连涌现……这座古老的手工艺之都越来越体
现出多元的气息，有传承，也有创新；是开放，也是包容。

白 釉 青 花 一 火 成
●韩 文

《天工开物》中的制瓷场景。


